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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能伯格（W o l f h a r t P a n n e n b e r g ) ( 1 9 2 8 -)戰後在柏林及哥庭根（ G ( 3 t t i n g e n ) 

大學研習，五十年代到巴塞爾（ B a s e l )跟隨巴特研讀神學’之後遷到海德堡 

( H e i d e l b e r g )，與一班研究學者（後稱為潘能伯格學團 [ P a n n e n b e r g C i r c l e ] )於 

1961年發表論文〈作為歷史的啟示〉（Reve la t ion a s H i s t o r y )，聲名漸噪，他曾在 

不同大學任教系統神學’ 後1 9 6 8年在美因茨（M u n i c h )大學任神學教授直至退 

休。 

潘氏雖然曾跟隨巴特學習神學’但對巴特只強調上帝的話而輕忽世俗學問的 

理性不以為然’按潘氏見解’神學不必跟世俗學科分家，如果只強調神學的超絕 

性只會造成神學的主觀主義°因此他企圖為歷史批判’人文科學尋找其中對神學 

的意義。 

《人是甚麼》是潘氏有關人類學和神學的第一本著作（德文版 [ 1 9 6 2 ],英 

譯本 [ 1 9 7 0 ] ) ’其後相類的著作有《耶穌——神及人》 { J e s u s - God and Man) 
(德文 [ 1 9 6 4 ] ’英譯 [ 1 9 6 ¾ ) ’ 後是《從神學看人類學》 ( A n t h r o p o l o g y in 

Theological Perspective)(德文[1983]，英譯[1985])� 

潘氏著力寫人類學與神學關係是有原因的，在他的名著《耶穌一~^申及人》 

中’潘氏指出基督論有兩種方法處理：一是從上而下’ 一是從下而上。從上而下 

是先肯定耶穌是上帝的兒子’是神性的’然後才追問他怎樣會成為人。從下而上 

是先肯定耶穌是拿撒勒人，然後才追問他怎樣成為上帝。潘氏對前者不太推薦’ 

因為它忽視了歷史中的耶穌’我們應該先肯定歷史中的耶穌，然後研究何以人一 

神二性能在一位格中結合’而耶穌的復活正好是耶穌神性的證明，因此道成肉身 

不是開始點而是結論。 

由於潘氏頗重視耶穌的人性，再以復活證實神人二性的結合’確定道成肉身 

的教義，所以作為人性的耶穌在他的神學中便十分特出了，從神學觀點看人類學 

成了潘氏基督論的土壤，這本小書《人是甚麼》不單是後來《從神學看人類學》 

的簡本，更是潘氏基督論的預備本。 



神學書評 ^ 

本書共分十一章’其主題環繞著人的雙重特性：人的此在性及人向世界的開 

放性，由這雙重性格探討人與宇宙，社會以至人與人的關係。 

潘氏在第一章就否定了行為主義的分析，把人與動物區分出來，人會不斷超 

越自己，因為人有無限的追求’正如田立克（Paul Tillich)所言：無論你知道與 

否’人都有一個追求的終極關懷（ultimate concern)，按潘氏所言，人在無限的追 

求中所依賴的這個對象，語言把它表述為上帝。（頁27)這並非說由此而證明上 

帝的存在，而是說明人都有一個追求的對象，是人無限依賴的。因此在整本書中 

潘氏所提及的上帝，並非聖經啟示的上帝，而是由人開始尋索的「終極關懷」。 

人在追求無限者之中，必須先問我現今在何處？這涉及人的此在問題，也就 

是人與世界的關係。人能在世生活並管理這世界，在於人有能力創造一個意義世 

界，而整個意義世界就在人的語言中，語言是「人為的世界」，通過建立這人為 

的世界，「人（他）成為世界的主人」，（頁 3 7 )因著語言，人建立了精神文 

化，開展無限使命。此在的局限性因著人本身的使命得以消除。此在的生存有賴 

一堆信賴，例如生活各樣必須，信賴成為此在的安全感，人若只追求信賴，而信 

賴限於保障，人就不能向無限者開放自己，精神文化將要萎縮，上帝就會被物 

化。耶穌粉碎猶太人的宗教保障，目的就是「引導信眾無條件超越自身。」（頁 

5 6 )死亡並不可怕，耶穌的復活滿足了人心自我超越的要求，給予了人類新希 

望。 

人雖然對無限追求，但人的有限性不能忽視，第三至五章所關心的，人很容 

易忘記了自己的使命，就是向世界開放’潘氏解釋，人對上帝及自己的使命封 

閉，就是「罪惡的本質」（頁站）做成自我矛盾「人參與上帝永恆的現在的使命 

被我們的暫時性的自我中心性破壞了。」（頁93)自我與上帝割離，終端就是死 

亡。（頁躬）人的生活失去了整體性，每個自我不能在上帝之下和諧共處’彼此 

排斥，亦無法完成自己的使命，這種與上帝隔離的生活苦不堪言，潘氏稱之為審 

判。（頁96) 

第七至十一章則著手討論人與社群的關係’這關係在「互相認可」的基礎上 

建立（頁 1 0 3 )。潘氏認同費爾巴哈的格言，「沒有你就不存在我」（There i s n o I 

without T h o u )，而我與你的結合是透過愛（頁 1 0 6 )，但並非彼此相屬，而是擁 

有共同使命互相勉勵’彼此尊重的相處，這是群體生活的基礎。潘氏進一步指 

出，社會的法律假若沒有愛的力量’不足以維繫人心°可是’這愛並沒有叫人更 

新的力量，所以法律的規範及強制性仍是必須的。(頁1 2 4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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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人與社群建立了關係，廣義的社會便出現了。潘氏用了馬克思的人類異化 

理論。人在社會中喪失了自己的使命，淪為社會生產的奴隸，福音要提醒人的受 

造身分，有永恆的使命，使人從異化歸回正軌。過去歷史雖然重要，但不足指導 

將來，我們的傳統必須要開放，容納自我批判（頁153)基督教精神的可貴就在 

於此。 

綜觀全書’潘氏的確使用了很多現代社會和人類學資料去論述人的本質，明 

顯可見的是費爾巴哈、海德格、格倫及黑格爾等。然而，要指出的’縱然潘氏開 

放神學園地，納入不同學科，他並非要解答反對基督教者，如馬克思、尼采、史 

堅納的詰問，這本書仍是神學的著作，並非一本跨科際的研究。 

神學論述方面，由於潘氏不斷把討論的範圍開放，讓不同的人文社會科學可 

以參與人類學的建立’雖然潘氏的人類學仍以神學為主導，但神學上重要的教義 

卻搖擺不定。例如上帝只作永恒無限者，並非聖經的有位格上帝，事實上上帝在 

整本書中都未定位’跟著來的問題如基督論、永生、死亡、審判都以抽象化倫理 

描述，例如罪看作人與人及人與上帝的隔離。對神學來說潘氏十分寬鬆，對一般 

福音派信仰者來說是不容易接受的。 

然而’潘氏的努力是值得欣賞的，今日教會很多信徒劃地自限，孤芳自賞， 

對急劇變更的世界不屑一顧。我們不能把世界二分，非黑即白’上帝創造的天地 

有藍天綠水、青山白雲，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有很多美麗的事物去欣賞、去探索。 

潘能伯格的態度是正確而積極的，他肯定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只有一個，在這個世 

界之內應有互通之處，我們要認識世上之子的聰明’甚至使用他們既有的成就去 

建立我們的神學。如果神學是由啟示而來’神學理應與這個世界的學問溝通互 

建’但若果「沒有聖經背景，即使歷史學的興趣和歷史學的歷史圖象幾乎是不可 

能的。」（頁165) 

作為一位神學工作者’應該參與當代人文1 社會科學的專業化討論，也能 

正確地闡明我們的信仰，古時的教父不正是這樣努力嗎？盼望在華人神學的園地 

結出更多這方面的果子，能結合當代學問而不必犧性傳統的信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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